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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多维空间正义：中国城乡关系的演进实践

与未来延展

贾秀飞

摘　要：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演进具有特殊的发展逻辑，也是马 克 思 主 义 在 中 国 发 展 的 生 动 实 践 成 果 之

一。中国城乡关系经历了从统一、差别到二元结构固化，再到 城 乡 融 合 发 展 的 新 时 代 的 过 程，其 中 交 织 着 政

治、经济、资本、文化及权力等多方面内容。新时代城乡 融 合 发 展 的 困 境 构 筑 了 新 的 问 题 丛，主 要 存 在 三 大

障碍：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城乡空间资源配 置 不 合 理、不 均 衡；城 乡 生 态 环 境 差 距 问 题。顺 着 新 问

题索引，马克思主义空间观给予了城乡关系的空间化分析，其价值旨归以人为核心，指明了城乡发展的规律，

暗合了中国城乡关系变化的演进趋势。由于时代区隔导致马克思主义空间观与 当 下 城 乡 融 合 的 新 问 题 发 生 了

暂时性断裂。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则勾连起了马克思主义空间观，并 且 在 要 素 层 面 观 照 了 改 革 开 放 后

城乡空间的变化，其局限性在于人的主体作用不彰，依然没 有 逃 离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框 架 体 系。因 此，新 型 城 乡

融合发展要校准城乡空间方位，重塑多维空间正义，在此基础上进 行 路 径 延 展 与 超 越：重 视 城 乡 空 间 身 份 体

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同频共振；尊重城乡发展的动态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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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的城乡关系变迁具备着不一样的发展逻辑与内在规律，城乡关系的变化在空间流变中演绎

着中国的实践智慧。城乡关系的演进实质上是空间向度的问题，空间并非为静止的自然地理环境视

角下的结构，而是动态的人类活动与各种关系社会化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空间观与新马克思主义空

间生产理论内涵丰富，虽然两者侧重点不同，但是都与城乡关系具有高度关联性，且均给予了城乡

关系空间化的剖判。当前关涉马克思主义空间观或空间生产理论方面的研究较为丰富，如研究马克

思社会空间理论视角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基本权利保障的多元支持方案［１］，运用新马克思主义空间

理论分析转型期我国大城市空间治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推动我国大城市空间治理能力的不断提

升［２］。然而其中与城乡关系主题相关的研究较为缺乏，且相关研究对于两者之间的互证不够充分，

比如以空间生产理论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镇化全过程发展道路［３］，忽略了空间生产理论与城乡

发展阶段的匹配度，实际上空间生产理论只是片段性地映衬中国城乡发展的某个阶段，过度强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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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城乡实践与空间研究的契合，而不去察观微小的差别，不免出现理论与中国城乡实践相割裂的风

险。城乡关系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情形及新时代城乡融合面临的主要障碍并没有多少研究者关

注，如以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理论反思与审视当下中国的城乡关系所得出的系列问题，传统村

落的瓦解与消逝、城市权利的缺失与空间归属感的危机等［４］，又有过度演绎延伸的倾向。新时代城

乡融合的问题意识并不浓厚，因此会出现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现象，空间相关研究最终也无法真正

落地。马克思主义空间观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给予了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新的启示，然而由

于时代背景及理论研究难以全面覆盖，存在一定的限定性。由此观之，将马克思主义空间观与空间

生产理论放置在中国城乡关系图景之中，特别是在当下的城乡融合新问题下展开研究逻辑，将更加

具有意义。回溯中国城乡关系演进实践，有助于撷取新问题丛中主要问题，吸收马克思主义空间观

与空间生产理论的精髓，超越两者存在的限定性，厘正城乡空间的向度，进而找寻新时代城乡关系

融合发展的中国化道路。

二、中国城乡关系的演进过程与新问题丛

（一）中国城乡关系历史变迁回望

１．城乡关系从统一、差别到二元结构固化。传统乡土中国的城乡关系是统一的无差别的，工

农一体、城乡一体是中国城乡关系内涵的文化基因，这一关系实质上是乡村关系引领的一种崇尚自

然和谐的状态。伴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与近代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旧有的城乡关系的统一、混沌

状态被打破，城乡之间的发展脱节，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逐渐进入了差别与对立的阶段。城

乡差别与对立的阶段并非是阶级的对立，也不是城乡两者之间彻底的对抗，而是城乡关系发展中城

乡差别深化发展的一种割裂形态的概括。新中国成立后城乡差别与对立依然存在，受苏联工业化模

式的影响，在计划经济时代给予了重工业发展特殊的待遇。为了聚集工业化发展的资金，农业的发

展一直在为工业化发展让步，工农产品价格上的 “剪刀差”导致农业、农村的发展滞后于工业及城

市的发展。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在不断地纠偏，试图协同城乡、工农两者间的

关系，１９４９年３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虽然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但是绝不

意味着可以忽略农村。１９５３年土地改革结束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副产品的购销问题，维持

工农产品价格适当的比例，城乡之间互依互存的关系初步萌生。但是随后的二十多年的发展，城乡

关系却在二元割裂的路途上越走越远，不断扩大的 “剪刀差”损害了村民的利益和乡村的发展。在

这期间陆续实行的统购统销制度、城乡户籍管理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等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差

别与对立，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固化，良性的城乡关系并没有彻底形成，这也从某个侧面证实了城乡

的发展具备自身特殊的规律。

２．城乡二元结构到城乡统筹发展的转变。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城乡的二元结构与计划经济体制

极大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违背了时代的趋势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的系列重大改革举措首先在农村得以落地，乡村生产方式的变革符合村民的利益诉求与发

展愿望，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解放。之后改革从 农村 领域开始向城市转移，经济体制向市场 经 济 过

渡，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的流动与就业限制不断放宽，户籍制度的改革也在进行中，种种举措冲击

了城乡二元结构，使得这一结构不断松动。然而，改革虽然首先兴于乡村，但是政策及资源的支撑

却没有到位，相反随着城市的繁荣，资源、人口、资本等不断地涌向城市，特别是在１９９２年之后，

国家为了宏观经济管理与改革，对 “三农”实 行了 “多取、少予”的政策，影 响 了 乡 村 的 全 面 发

展。城乡的二元结构在松动之余也面临着众多的矛盾和障碍，城乡关系的失衡依然存在。２００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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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指出城乡要统筹发展，２００６年农业税彻底废止，“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不再

是一句口号，而是在政策的支持下不断变现。２００７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

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之后党和政府对于 “三农”的政策与资源支持

不断叠加，种种利好表明城乡已从二元结构开始向统筹发展转变。

３．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

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

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 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① 习 近 平 多

次强调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标志之一，十八大以来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不

断缩小，乡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速超过了城镇居民。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首次将 “城乡

融合发展”写入党的文献，标志着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全面迈入了新时代。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强

调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定》中提出要

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要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可以说，中国的城乡关系从混沌统一、差

别与对立，再到统筹发展，从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演进，证明了城乡关系的发展过程

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变化中不断发展前进的，这一过程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国情对

于城乡关系发展的持续探索与学习，城乡关系的阶段变化与系列成果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成果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而这一过程依然在路上。

４．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内嵌共生。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的主要表现，城乡之间发展的 “落差”吁求着城乡融合，只有城乡融合不断推进才能满足广大农村

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的十九大提出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重大决

策部署，其中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构成要件，是未来持续推

进乡村振兴的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形成的新型工农城乡关

系是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全新的城乡关系。由此观之，新时代的城乡融合

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在文本、精神及实践路径上内嵌共生。此外，乡村振兴战略与脱贫攻坚在不同

维度的子结构及要素上具有同构性。２０２１年３月５日召开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出要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比如在西部地区脱贫县中集中支

持一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可见，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中累积的丰富的成果要沉淀为城乡发展的

内生动力，并被逐渐应用到乡村振兴战略中，从而推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融合发展。
（二）新时代城乡融合的新问题丛

新时代中国城乡关系的新变化中交织着政治、经济、资本、文化及权力等多方面的内容，在这

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城乡社会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如大规模的征地运动、城乡结合部的 “过渡性社

区”、失地农民问题、城中村和农民工进城等社会现象和问题的出现［５］。此外，诸如城乡间信息鸿

沟的存在与不对称、农民的土地权益保障问题及乡村的生态环境挑战等系列新问题的出现共同促成

了城乡关系的新变化，也构筑了城乡关系的新问题丛。十八大以来，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站上了新起

点，城乡之间不再是分离的、割裂的两个主体，相反是共生共荣共长的新型的城乡关系，这一时期

城乡融合不断深入发展，城镇化速度也在 加快，而问题丛中的新问题不断聚 集、更 新 与 变 化。当

前，城乡融合主要存在以下三大关键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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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举措，

新型的城镇化与城乡关系的良性发展必然要以人为核心，然而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稳定程度、公共

服务享受幅度及市民化成本过载等问题互相交叠，致使转移人口一方面难以彻底融入城市，另一方

面再回到农村反而又存在重新适应的难题，而农业转移人口的归属感、价值感及获得感从根本上落

脚在城乡关系中人的定位问题。城市与乡村作为人的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在城市的扩张中及城

市空间中的资源向乡村的渗透中，城乡发展遵循着各自的逻辑，彼此的逻辑也有重合的部分。城乡

空间中的市场资本的过度积累及在向乡村场域空间转移中吸引了大量的关注，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

“雀跃着”市场的力量，兴奋地期待着城乡的融合发展，殊不知已然忽略了城乡中的真正主体———

人的体验与需要。诸如进城务工的村民被冠以 “农民工”称谓之后，历经多年的社会融化，依然被

视作劳动力而非完整的 “人”，无法被充分纳入到城市空间之中。部分村民在 “撤村并居”政策中

被动上楼，造成了生产与生活多方面的不便，即使部分主动愿意的上楼村民也是在城市的扩张需要

与政策的压力、国家战略的限期实现背景之下出现的现象，而非真正意义上生产、生活的非农化。

第二是城乡空间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均衡。城市的发展、扩展与分化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

段，城市群、中心城市及资源型城市的枯竭等无不显示着城市的发展格局与趋势已然发生了新的变

化。目前，城市的发展并没有充分带动乡村，空间的资源在城乡间分布不合理、不均衡影响了城乡

的融合发展，从根本上体现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城市较强的政治谈判能力使得其在经济上很容易促成发展的集聚

效应，资本、技术等青睐于城市的机会，而国家也倾向于初期将诸多资源投入到城市，以谋取快速

发展的机会，导致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差距不断扩大，而农业、农村的落后反过来必然会限制城市的

进一步发展。资本、技术在城市过度集聚引致了人口的城市化聚集，大城市规模的扩张不得不与城

市病携行，如住房紧张、交通拥堵、开发强度过高、供水不足等。另一方面城市的空间要素，如资

本、技术等并不偏安于一隅，而是一直在寻觅扩展的寄居之所，因此其触角也不断地向乡村延伸，

然而资本、技术等在流向乡村卷走利益之 后 又 部 分 回 到 了 城 市，乡 村 的 某 些 空 间 资 源 被 抽 离 到 城

市，资本、技术等空间要素并没有彻底在乡村生根。可以说城乡空间资源的流动与分布依然是单向

度为主，双向的互动并没有形成，由此导致与城市高速扩张同时并存的，是众多中小城镇长期的发

展低迷和文化落后，是乡村的基础设施陈旧、公共服务落后、人才流失、空心化［６］。

第三是城乡生态环境差距问题。城市空间生产过剩，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资本不断地寻找低

成本的空间域，因此资本、技术等在向乡村空间移动时，其目的并非完全指向社会公共利益，土地

在城镇化中成为助推器，“不动产的动产化”撬动金融工具，土地资源的消耗与物质 “代谢”的断

裂引起了系列生态环境问题，涉及乡村的水资源、粮食及林地等较多层次的生态资源类别。长期以

工业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生态环境治理是农村相对薄弱的环节，农村一度扮演着被动接受城市与

工业发展转嫁污染的角色，城市一些高污染、低效益的产业有向农村转移的趋势，城市环境的压力

不断转嫁，乡村生态环境负荷加重［７］。而乡 村 农业的现代化转型并非 一 蹴 而 就，生 物 技 术 诸 如 农

业、化肥、除草剂及基因工程等过度使用损害了生态环境，生物技术并非总是向善且遵循生态原则

的，生物技术的背后往往是资本在城乡之间的空间生产与流动。资本与生物技术的协谋导致部分排

放超出区域环境自净能力，再加上乡村整体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短板，比如生活垃圾的转运与

处理、生活污水的收集处理等基础配套设施不足等，导致部分地区的乡村生态环境不断 恶 化。此

外，农村生态环境意识还有待提升，可以说传统的发展观与价值观并未根本扭转，过度聚焦经济层

面的提升，往往会在快速发展中忽略了美丽乡村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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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克思主义空间观的时代区隔、映现及价值旨归

（一）时代区隔与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并行不悖

当下中国城乡关系新问题丛中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城乡空间资源配置不均衡及城乡

生态环境差距等问题横亘在城乡空间之中，对此马克思主义空间观由于时代的区隔与限制并没有具

体涉及。比如马克思强调了资源配置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手段和共同规律，任何社会形态都存在

某种方式的资源配置过程，但是并未涉及城乡空间中的资源配置。而马克思主义关于环境污染方面

的论述主要散见于自然观、实践观、社会观和历史观之中，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因此目前

的城乡生态差距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城乡空间阐述中并未得到充分显现。马克思主义诞生于１９世纪

末、２０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期，核心政治理论议题在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极分化下

的矛盾与对抗。受历史条件的局限，所探讨的内容大多是宏观的、粗线条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空间

观所聚焦的城乡空间问题基于资本主义制度基本框架，彼时的城乡关系历史情境分析的逻辑起点在

物质生产上，进而导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城乡空间的分析与阐释最终指向了阶级对立，体现了对

资本主义的批判。因此由于所处时代的区隔，导致马克思主义空间观中城乡空间思想与当下城乡发

展新问题发生了暂时性的断裂，但是马克思主义空间观中城乡的二元对立到融合，城乡的价值旨归

在于人的全面发展等文本，描绘出了城乡发展的趋势潮流。时代区隔并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揭示的

城乡空间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性与前瞻性，中国城乡关系演进过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进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丰富和发展，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空间观的精髓与时代

区隔并行不悖。
（二）城乡关系的空间化映现

马克思主义空间观集中体现在城乡空间的二元对立上，在此基础上对城乡关系发展趋势做了科

学预判，即从混沌、分离、对立到融合，并探讨了城乡空间二元对立的具体映现：等级化与空间分

裂。在原始氏族社会时期，也即是人类的初期阶段城乡关系并未分立，城乡空间界限是混沌的，虽

然此时城市并未出现，但是城乡关系的总貌却不能将城市排除，因为城乡关系间随后发生的分离正

是在城乡空间最初的混沌中孕育而脱胎的，且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体现为生产力的极度不发达。正

如恩格 斯 所 言，到 了 野 蛮 时 代 的 高 级 阶 段，才 出 现 了 “由 设 塔 楼 和 雉 堞 的 城 墙 围 绕 起 来 的 城

市”［８］（Ｐ２３）。城市的出现，使得城乡空间之间的混沌状态被打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空间差别开始逐

渐显现，这一过程伴随着分工条件的出现及分工现象的嵌入，城乡关系的分离加剧了城乡之间的矛

盾，城乡关系进入了城乡对立阶段。城乡空间的二元对立带来了一系列的弊病，具体映现于城乡间

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及生活习性等方面。首先城市的空间等级发生了变化，等级体系更加鲜

明，工人阶级居住在肮脏的区域，中等资产阶级居住在整齐的街道上，高等资产阶级则居住在舒适

的房屋或华丽的别墅里［９］。其次城乡空间发生了分裂，“由于城市大大膨胀，城市居民从那时起已

经增加了一半以上，那些原来宽敞清洁的街区，现在也同从前最声名狼藉的街区一样，房屋密集、
污秽、挤满了人”［１０］（Ｐ１９５）。城市大量耗费的资源 （衣食住行）无法再回到乡村土地，乡村空间中曾

经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发生了断裂，土地变得愈发贫瘠。马克思主义科学预言随着生产力的发

展，城乡之间最终要走向融合，这是城乡发展的必然结果，符合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消灭城乡对

立不是空想，不多不少正像消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１０］（Ｐ２１５）。马克思主义空间

观中关于城乡之间的对立、城乡关系发展趋势判断等，与中国的城乡关系演进过程相吻合。中国城

乡关系实践经历了从城乡分离、差别到城乡二元结构，从城乡二元结构再到城乡融合发展的图景变

迁，以至于城乡分离、对立造成的系列流弊在中国发展大幕的上演，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实践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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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着马克思主义空间观，并与马克思主义空间观互相映衬。
（三）以人为核心的价值旨归

城乡空间从二元对立逐步迈向融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空间观的正义性。马克思主义城乡空间

演变以人的发展为价值旨归，人的发展也是城乡关系融合发展的主体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

城乡空间二元对立与尖锐化蕴含着城乡关系融合的基因。随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人们可以根据

自己的兴趣与爱好选择城市或乡村生活，自由选择自己的工作，人不再屈从于城市或乡村的分工，
劳动不再是 “异己”的存在，每个人都获得自由而全面的 发 展［１１］。而城乡融合与人的全面发展建

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将为旧的分工的消灭、私有制的废除、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城乡关系也必将逐步由对立走向 融合［１２］。城乡空间演变与生产力密

切相关，在城乡差别走向对立的过程中，城乡空间之间的共容利益在扩张，城市集聚的资源、技术

等先进生产力要素也会返流于乡村之中，促进了乡村农业的机械化生产与乡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

升，且城乡间的二元隔离的利益不断发生触碰交叉，最终有利于城乡关系的融合发展。因此，在城

乡空间中生产力的发展作用可谓无处不在，可以说生产力的发展是城乡关系走向融合的内源动力，
从根本上推动着城乡关系的发展与蜕变。在城乡空间的融合的具体举措上，马克思主义认为首先要

大力发展生产力，合理利用与分配生产力。当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劳动产品足够丰富、盈余后，满足

了每个人充分的物质上的需求，人们才有可能去享受精神产品，接受精神文化的熏陶。物质条件的

极大丰富，“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

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

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１０］（Ｐ１５０）。合理分配空间生产力则意味着工农业生产要在全国

均衡分布与生产要素的科学配置，可以说通过合理的分配生产力解决了城乡空间工农业等产业的错

位、互侵等问题，提升了生产效率，从而有利于促进城乡间的融合。其次，城乡空间融合要废除私

有制，消灭分工。马克思主义强调了废除私有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认为消灭私有制是实现未来城

乡融合社会目标的必要条件。此外，马克思主义的城乡融合方法论中还涉及一些其他值得思考的举

措，比如发挥中心城市的积极作用、平衡地布局大工业、工农业结合发展、重视科学技术等内容，
这些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举措有利于进一步释放生产力，促进城乡空间的融合发展。

四、空间生产理论的时代勾连、新问题丛回应与限度探究

（一）空间生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轴

马克思主义空间观对于中国城乡关系的实践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空间观的科

学性不容置疑，然而囿于时代的局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空间观形成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其关于

城乡融合的一些具体举措虽然给予了我们启示，但是与当下城乡关系的实践及城乡融合面临的新问

题显得不是十分契合。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创新，创新又蕴含着理论层面的革新。“２０
世纪的社会理论历史是时间和空间观念都缺失的历史”［１３］（Ｐ５０５），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整个学界的研

究热点开始了空间上的转向，正如福柯所言，“２０世纪预示着一个空间时代的来临，我们正处在一

个同时性和并置性的时代，我们所感知和经历的世界正在成为一种时空节点的相互联接”［１４］（Ｐ１８－２８）。
以列斐伏尔、哈维和卡斯泰尔斯等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了空间正在成为资本

主义进行危机转移的 “载体”，不同领域的学者也将研究的视角触及了空间，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

理论进行自身的理论建构。多领域的研究聚集重构了马克思主义空间观，对于资本、市场主导的城

乡关系及内部活动形式进行了空间维度的批判，阐释了城市空间生产的逻辑，资本的积累以新的面

貌再次呈现，空间理论在时空中得到了勾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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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空间的资本形塑机理。在空间形塑上，强调了资本的流通，而资本的流通与资本的积累密

切相关。列斐伏尔认为 “资本流通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前提条件，为了解决过度投资和过度生产

（资本第一循环）所带来的矛盾，追求最大的剩余价值，过剩的资本就需要寻求新的流通方式，即

资本转向对建成环境 （特别是城市环 境）的 投 资，进 而 推 动 城 市 的 扩 张 和 发 展 （资 本 第 二 循 环）。
由于资本转化的暂时性和循环性，使得资本积累创造的城市空间带有很大的不稳定性，隐藏了一定

的城市危机 （城市无序扩张和大拆大建），进而为进一步的资本循环和积累创造条件”［１５］（Ｐ４６－５３）。由

此可见，资本的循环积累必须要发现新的流通方式，两者互相作用，共同作用于空间生产。哈维进

一步拓展了列斐伏尔的资本循环之说，过剩的资本一般借助城市建设等生产类项目保持暂时性的稳

定，寄居于空间之中，换取资本再次 “变异膨胀”的时间。哈维阐释了资本与城市化关系的三个阶

段，在第一阶段，工业生产过程是资本首次循环的自然成果，生产部门的危机推动着城市发展。第

二阶段则是溢出的过剩资本开始嵌入于空间之中，被视作土地资本或者成为固定在土地上的资本，
资本镶嵌在城市的建成环境之上，城市成为了人类改造的 “第二自然”的一部分。第三阶段则是资

本开始向科学技术及与劳动力再生产相连接的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渗透，资本在这三个阶段中不

断地循环、流动，不知不觉地在形塑着城市的空间。

２．空间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的交融。空间并非单纯的地理 意 义 上的 结构 体 系，在空间中充满着

各种社会关系，不仅如此，空间也在生产着社会关系。空间中的社会关系表征着空间的社会性，而

社会性进一步决定着空间的政治性。列斐伏尔认为在城市的空间中包含着各种社会性、政治性的关

系，比如居住空间的差异、空间的等级结构及人际距离等。哈维概括了空间的三种性质：“可接近

性与距离、空间的分配与使用、空间的控制”［１６］（Ｐ２６２）。不仅如此，哈维还将阶级关系与分析引入到

空间之中，指出 “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空间关系浸透着阶级含义，空间受到性别、种族和宗教

等因素的影响”［１６］（Ｐ２６４）。可以说，内含着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城市空间已然成为了一个抽象的空

间，成为了一种商品，可以标示身份，甚至成为了国家机构的一种工具。阿德尔纳·约翰·雷克斯

在 《种族、社区和冲突》一书中指出城市是被构建的一种环境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其中住宅

在对阶级的形成与阶级的冲突矛盾发生等方面推波助澜。不同的住宅拥有者体现着阶级差别，背后

充斥着各种权力关系，权力与市场的交错使得住宅成为了阶级差距的象征之一，同时也在阶级、政

府及民众之间埋入了矛盾冲突的引线。

３．空间的流动与全球化网络社会的形成。信息技术使得世界 成为 一个 “地球村”的同时也冲

击着空间，空间彻底成为了流动的空间，世界舞台给予了资本及空间新的充分展示的机会。原来资

本的循环与流通作用构筑的空间边界 （本身较为模糊），此时彻底消散，时空被不断地压缩，地理

性地点的标示作用逐步被弱化，网络社会的全球化趋向不断发展深化。在这一过程中空间成为了世

界经济、政治及权力的共同作用的对象，空间的权力 “几何学”使得权力在全球城市空间以几何级

的速度蔓延，加剧了地理空间上的资源不平衡与等级的不对等，导致出现了大量的 “空间极化”现

象。“富人堡垒型社区、绅士化社区、城市群、居民空间分异、边缘城市、城中村、贫民窟等都是

城市空间资源分配不平等的典型表现”［１７］（Ｐ２３－４２），世界网络社会的发展与空间的流动在发展中国家

同样上演，发展中国家城市间发展的不平衡及城乡之间发展的空间不对等与空间的流动密切相关。
（二）新问题丛回应与存在的限度

资本、空间的变动 （社会性与政治性）及空间等级差彼此互相作用影响，成为当下中国城乡空

间新问题丛得以产生的重要催化因素。“城市空间在本质上是一种资本建构的环境，是资本控制和

作用下的结果”［１８］（Ｐ１５－１６）。中国的城乡关系体现的是城乡空间的与社会化的变迁，而当前资本的作

用已经成为了推动城乡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乡村的发展与乡村的城镇化是资本在城市积累之余的

主动 “逃窜”，资本嗅到了利益的味道而开始跑步进入乡村的场域空间。“乡村被越来越卷入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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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和市民社会的建构过程中，城市与农村，市场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正在被重新整理和安排”［１９］。资

本的变异形式与寄居物也逐步多样化，借助乡村土地、消费及自然禀赋，资本塑造着乡村空间。资

本的过度积累引发了系列城市问题，如住房、医疗、生态等问题，而国际资本的逐利性更加突出，
随着国际资本的闯入，资本主义的空间转移与危机的空间修复进一步将中国城乡空间中的资本、劳

动力等要素纳入空间生产过程，涌现出的各种现象不断组合、裂变为新问题丛中的问题。城乡空间

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及城乡生态环境差距等问题无疑都与资本密切关联，资本导引了资源城市化的单

极流动，资本对于利益的追逐则损害了城乡之间的生态平衡。此外，空间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的交融

导致城市中居住的空间等级差异也逐步进入乡村，打破了乡村本身在居住意义上的平等性，传统乡

土中国的村民居住空间并没有严格的空间等级化倾向，而现代空间的社会性与政治性在资本的流通

与作用下也开始影响乡村的社会关系与身份建构。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涉及市民化权利的共

享与城乡间发展红利的转移，空间的社会性、政治性及与资本的链合冲击着传统的乡村空间结构与

空间秩序，乡村中农民权利的缺失、强制拆迁、补偿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也成为了城乡新问题丛中时

而上演的剧目。
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对于中国的城乡空间的崭新变化及面临的新问题丛提供了分析和阐

释的视角，比如在中国城乡空间的变化上，主要体现于片段的要素层面 （如资本、技术、权力及身

份等）回应与观照，集中在改革开放后城乡空间的变化上。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

制的过渡进一步释放了资本、劳动力与发展空间，城乡关系的二元性界限逐渐模糊，１９８８年的土

地和住房改革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城市开始引领城乡关系的走向。１９９０年之后，空间生产

在城乡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资本推动 着 城 镇 化，土 地 财 政 进 一 步 助 推 着 资 本 的 城 乡 循 环 与 流

通。当下城乡融合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都需要以人为基驾驭城乡空间，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

化问题，更加不能忽视农业人口在城市中的多层次立体的身份体验感。可以说，新马克思主义在空

间叙事的重笔描绘与分析，使得城乡空间中的真正的行动者与体验者被动的 “静止化”，主体作用

不彰。此外，空间生产理论对于空间的资本、政治权力及社会性的笔笔刻画并不能撇开其研究的背

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体系之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无法彻底撇去资本主义的某些要素的影

响，但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空间生产的多元要素也将附带社会主义的性质，政治权力、资本及技

术等在中国并不具有无限扩张的权力，必然会受到中国的国家性质与政治结构这一更大政治空间的

制约和驯化。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空间理论过度强调空间生产、空间资本及空间冲突等内容，但是它

偏于宏观的理论推导，缺乏实证研究和事实依据的支撑，“忽视了文化的多样性，忽视了人作为行

动者的作用”［２０］。空间生产理论过度聚焦于空间及空间中的要素，忽视了人的主体作用，缺乏经典

马克思主义作家的人文关怀。

五、多维空间正义：新型城乡融合发展的延展与超越

（一）校准城乡空间方位，重塑多维空间正义

当下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问题丛本质上是城乡空间发展的不对等，诸如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城乡空间资源配置不合理及城乡生态环境差距等问题，这些问题与城乡空间隔离、空间排斥及空间

使用价值不彰等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空间观论及了城乡间的二元对立与空间分裂，并对城乡的发

展趋势作了前瞻性预判，其价值主旨以人为核心，在空间观中对于城乡空间变化的驱动力———生产

力及具体的城乡融合举措进行了思考。马克思主义空间观与中国城乡关系的发展趋势相吻合，体现

在对于城乡融合趋势的预判及新中国成立后 城 乡关系调整中所运用的某些举措，例如重视科学技

术、工农业的融合发展及平衡布局大工业等。然而囿于时代的区隔，如今城乡发展新问题丛中的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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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问题及城乡空间中的新要素 （资本、技术等），马克思主义空间观并没有具体涉及。顺着新问题

丛的指引，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对于城乡空间中的资本、空间特性、空间流动及内部机理进

行了空间维度的批判，勾连起马克思主义空间观，空间生产较为生动地匹配了改革开放后城乡空间

的变化，特别是城镇化中资本在城乡空间中的再生产与流动、国际资本的进场等。当然，由于新马

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将生产场域过度偏移至都市，根本上缺乏人在城乡空间的主体性体验，并没

有抓住城乡融合新问题丛中的关键，即人的主体作用，因此只能是片段性地回应中国城乡空间的变

化实践。
面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定位问题，无论 是 马克思主义空间观还是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 理

论，既存在科学性、前瞻性，又内含自身的限定性。新型城乡融合发展要汲取马克思主义空间观与

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中的精髓，修正并突破所谓的限定性，校准城乡空间方位，重塑多维空

间正义，破解当下城乡融合面临的新问题，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迈入新阶段。新型城镇化包含多重含

义、多个维度的 社 会 实 践 过 程，在 空 间 生 产 层 面 须 充 分 体 现 城 镇 居 民 享 有 的 公 平 正 义 的 空 间 关

系［２１］。因而，空间正义不应是简略的城乡 二 分法，而应致力于统筹城乡空间中的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及生态多维空间，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的综合平衡，如图１所示。多维空间正义以

人为核心，呈现开放的结构布局，且不断地在进行吐故纳新。政治空间层面重塑城乡空间地位的不

图１　城乡融合多维空间正义图

对等与权利的缺场，在顶层设计方面要逐步纠正城乡空间的错位，辅之以相关的重大政策支持，例

如当下的乡村振兴战略与脱贫攻坚。城乡空间的等级化趋向愈演愈烈会导致就业、收入、教育等权

利的极化，因此政治空间还要有效地容纳城乡政治参与和相关利益诉求。经济空间则要规制资本与

权力的链合。随着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推进，城市空间因对资本和物质的过度崇拜，城市空间已经被

“物化”，资本与权力的结合与垄断造成 了 资 源 配 置 的 相 对 失 衡，导 致 对 农 村 地 区 等 空 间 资 源 的 剥

夺［２２］。如不适时规制资本与权力，城乡间的资源配置与流 动、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差距将越来越

大。社会空间则聚焦城乡空间的社会融合问题，防止阶层的断裂、固化及空间性贫困带的形成，在

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资格准入等方面齐头并进。文化空间则要彻底翻转城乡不对等的理念，撇

去城乡空间中弥漫的冷漠与心理隔阂，实现城乡文化的内融与互促，城乡空间应都可以安然地放置

个体的乡愁记忆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生态空间要促成城乡间生态一体化，促进人与自然的和

谐共生。生态空间要科学留白，防止经济发展借助城镇化东风过度压缩生态空间，要充分保障城乡

个体的生态公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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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延展与超越

在多维空间正义的统摄下，新时代城乡融合过程中产生的诸多新问题将会逐步破解，例如在政

治空间、社会空间与文化空间的多重交叉影响下，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将得到有效缓解，经

济空间有利于城乡资源及公共服务配置的合理化，而生态空间则有利于弥补城乡之间的生态差距。
城乡融合多维空间正义的重塑有效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空间观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的精髓

部分，适应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趋势。多维空间正义既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方法论，也是最终的价值

追求。在此基础之上，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延展与超越要体现多维空间正义的内核，即以人为核心

的理念，同时对接国家顶层战略设计，尊重城乡融合发展的本质规律。
城乡空间的身份体验：以人民为中心。城乡关系是否 和 谐 关 系 到 城 乡 空 间 的 体 验 主 体———人

民，城乡的空间生产、城乡间关系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城乡空间中的人的获得感。城乡的分离与对立

不仅仅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侵害了人民的利益，城乡分离与对立将导致城乡的人

分离为两大空间区域的孤独的独居 “动物”。以人为本与以物为本是全面的对立状态，以人为本从

根本上要求抛弃传统的旧式的只重视区域的指标数值式发展，而忽略人的主体幸福的发展模式。马

克思指出，城乡关系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城乡融合，而城乡融合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２３］。以人为本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脉相承且始终惯 行如 一的 思 想主 张，以人为本与

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文关怀与使命担当。城乡融合的最终价值指向在于时刻关

注并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要重视城乡空间中真正的最重要的主体———人的体验感。党的十八大提

出的城乡发展一体化，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增进民生福祉，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新时代的城乡关

系就是要以城带乡、以乡促城，推动形成人 口 有序 流动、产业有序集聚的城乡融合共享发 展 新 格

局，让城乡居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２４］。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同频共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 “十四五”乃至未来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新阶段，其深度、广度及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必须加强相关顶层设计，以

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来推进。２０２１年中央一号文件主题再次聚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１月国家乡村振兴局成立，其由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整体改

组而来，表明集中优势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将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振兴乡村开启了城乡融合发展

与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系列顶层设计与重要文件揭示了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脱贫攻坚的硕果，
城乡融合又与乡村振兴内嵌共生，因此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与城乡融合的同频共振的核心就是要判辨

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呈现正相关性，一方面城乡深度融合可以为乡村振兴提

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比如激活沉睡的乡村资源，促成生产要素在城乡空间的自由流动，其中农

村三产的融合本质上属于城乡融合的重要内容，要素、资源、产业及人的融合将会拓展乡村的发展

空间。另外一方面乡村振兴是城乡融合的重要凭借，也是可以依托的重大国家顶层设计，乡村振兴

过程中蕴含着巨大的机遇和红利。乡村振兴涉及诸多系统性问题，诸如农业生产能力、农村产业结

构调整、农业产业开发资金扶持、农业专技人才培育、涉农信息分享及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等挑战，
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将极大地促进城乡进一步融合发展。其次脱贫攻坚也将助力于推动乡村振兴夯

实基础，脱贫攻坚附带的众多国家惠农利好政策也将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内生力，激发贫困地区

人民的积极性与对城乡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是乡村振兴发展的必要条件之

一。此外，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有利于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脱贫攻坚的成果有着系列成熟的可

借鉴的经验，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与开花结果最终要落实在城乡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生态保护等方面，因此在脱贫攻坚的实践中积累了多方面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也是未来城乡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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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新时代要全面发力推动乡村振兴，推进城乡融合，实现二者之间的同频共

振，激发出城乡融合的诸多关键要素、资源，助力于城乡融合发展迈入新的阶段。
尊重城乡发展的动态规律。城乡关系的变化与发展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这一规律最大的特性

就是动态性。城乡间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而不是静止不变的。因此，城乡关系要不断地依据实情

去动态调整，以更加适合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力的发展与城市化的需求。近代中国的城乡关系，特别

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城乡关系，党和国家根据现实的需求和生产力发展实情进行了动态化的调整，动

态化的调整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较为快速地提升国

家的实力，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业化成为了国家发展的重心，工农产品的 “剪刀差”及城乡的户

籍制度等都是为了辅助重工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党领导农民发展集体经济，开展互助合作，对

改变农业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进行不懈探 索，虽历经波折，但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２５］（Ｐ１３）。１９６１
至１９６５年采取了系列措施，在农业方面调整所有制结构，纠正平均主义，恢复自留地，乡村中的

公共食堂进行了解散，工业方面调整了工业结 构，开始注重对于轻工业的投资。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６年，
动态调整的探索的政策由于政治原因而被搁浅，导致城乡二元结构固化加剧。１９７８年之后，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乡村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乡村及乡村经济快速发展。在计

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之后，改 革 与 发 展 的 重 心 再 次 移 至 城 市，本 来 驻 足 不 久 的 乡 村 资

源、政策优势等开始逐步整合进城市的空间之中，中国经济的发展令世界瞩目。经济奇迹的背后是

城乡差距的扩大与城乡间不平衡的加剧，之后召开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从党的

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则相继提出了城乡一体化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开启

了新的篇章。由此回观，中国城乡关系的变化是党和国家根据城乡发展的实践情形所进行的应对性

调整，体现了对于城乡关系发展的动态规律的尊重与驾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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